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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除了风景吸引人，还有
一个亮点就是民宿。一个画画的
朋友，喜欢择民宿吃饭睡觉。别
人笑，说：“谁择民宿不是为了吃
饭睡觉，难道还能玩出点别的花
样不成？”

那个画画的朋友便一本正经
地解释：“别人择民宿吃饭睡觉是
为了更好地旅行，只是长长旅途
中的一个中转站，是驿站。我选
择民宿吃饭和睡觉是为了更好地
吃饭睡觉，换个环境，放松心情，
懂吗？”

别人看着他正经八百的样
子，一脸懵懂：“有什么不一样
吗？”

他抓狂：“怎么能一样？怎么
会一样？”

我懂他的意思，别人择民宿
吃饭睡觉，只是为了歇一歇脚，更
好地继续下一站。而他不一样，
他不为旅行，只是单纯地吃饭睡
觉，一个人静静地在一个陌生的
地方待上几日，不是歇歇脚，而是
歇歇心，没有下一站。

旅行，不一定非要身体和灵
魂一直在路上，停留在某一个点
上，把心灵安顿好，看看花，听听音

乐，喝点茶，或者什么都不干，一个
人发发呆，晒晒太阳，赏赏月色，
把自己哄得开心点，舒服点，似乎
也不错。

民宿像一阙小令，温馨、质
朴、亲民、妥帖。不为旅行，什么
都不为，去民宿小住，过几天和从
前不一样的日子。周围是陌生的
面孔，花草植物也不认得，不同的
风情，不同的环境，尝试把日子过
成诗。

喜欢山林草木，绿色葳蕤，
可以选择“山居”。夜晚听松涛
阵阵，看月色皎洁；晨起听鸟鸣
婉转，看烟霞蒸腾。学一学张可
久，一个人在山中瞎折腾，松花
酿酒，春水煎茶，享受神仙一样
的日子。

喜欢稼穑农桑，田野微风，可
以选择“农舍”。乡村的夜晚静寂
无声，享受没有霓虹渲染的漆黑
和沉默；晨起鸡鸣报晓，享受不知
身在何处的安然。田园生活，悠
闲自在，可学学陶渊明，东篱采
菊，“醒石”解酒，花香盈袖。

喜欢潮起潮落，鸥鸟鸣叫，可
以选择“渔家”。夜晚枕着波涛入
眠，听海浪有韵律的呼吸，看星星

坠落海里；晨起看大海醒来，东方
红日冉冉，渔船扬帆起航。海边
有什么赏心乐事？大可学学白居
易，看海浪一波波袭来，沧海变桑
田。

喜欢温泉沐浴，汤水氤氲，可
以选择“汤庐”。香汤沐浴最好是
冬天，天上雪花飞舞，地上兰汤流
泻。温泉水滑，洗掉身上疲惫，洗
掉心中块垒，享受闲适、慵懒、从
容。松风月夜，初冬清寒，薄酒一
杯，正好微醺。

我不像那个画画的朋友那
般死心眼儿，择民宿只是吃饭睡
觉，窝在那里几日，便悄悄打道
回府。我喜欢走走停停，以民宿
为据点，方圆数里都是活动范
围，什么风土人情，小吃美食，乡
俗俚语，不管什么都能吸引我，
移不开眼，挪不动步，恨不能像
树一样长在那里。

去乌镇，我喜欢宿在老宅里，
长街小巷，青砖灰瓦，寻常人家，
古朴的建筑美学中，有光阴遗留
下来的斑驳痕迹，有祖辈遗留下
来的风土人情。小小的院落里，
绿意森森，藤蔓缠绕，草木葳蕤。
随处可见江南水乡的日常之美，
茶道、插花、熏香，无一不体现出
江南的人文情怀。临窗而坐，泡
一杯杭白菊，看菊花因水而活泛，
看夕阳沉沉坠去。住在这样的老
宅里，枕水而居，如梦一般，温柔
了岁月。

民宿是一种新兴的驿站，是
远方的家，每一地都有不一样的
民宿，去大理的苍山洱海间小住，
在江南的风情小镇流连，去北地
体会大漠边关的苍凉拙朴。每一
个地方都有着不一样的地域风
情，除了歇脚、歇心，还可卸下伪
装，摘掉面具，享受真正的放松。

那一年，五年级毕业的前夕，
我和小会老师都决定，下学期不
再去那所小学代课了。

“赵老师，您先别跟孩子们
说，我也不知道咋给孩子们说。”
小会老师瞅着我，大眼睛里突然
就汪了泪，低了头，好久没再说一
句话。

“小会，你放心，不到时候我
不会说。”她抬头笑了一下说：“赵
老师，让您笑话了，看我多没出
息。”

我是没有叫过她老师的，总
是小会小会地叫。她二十出头，
女儿也只有两岁，在我的眼里她
还是一个孩子，就跟我的闺女一
样。她是两年前来代课的，是被
校长登门请过来的。那时候，她
的女儿还吃着奶。她是我姐姐家
的侄媳妇，按亲戚她该叫我舅的。

“你咋来了？代课费可低。
闺女恁小，会中？”我把她叫到办
公室问道。

她抿着嘴笑了，说：“校长说
学校缺老师，叫我来代一段课。
代课费低，您不也来了，孩子们咋
能没人教哩？”

她教的是六年级的数学。因
为是毕业班，课业就重些，但她从
来都是乐呵呵的。中午放学了，
照顾好孩子们吃完午饭，她没有
像别的老师一样去休息，而是骑
着电动车慌着回家。孩子们还要
跟在她身后黏她，她笑着说：“我
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孩子们七嘴
八舌地问：“老师，您急着回家弄
啥哩？”她就有点羞，只说：“有点
事儿。”

她回得快，来得也利。我说：
“你不会多在家一会儿？”她说：“那
会中？孩子们都等着我呢。”

那一天，我听见学生们叫她
“姐姐老师”。

我故意逗孩子们说：“姐姐就

是姐姐，老师就是老师，咋是姐姐
老师？”孩子们笑着说：“小会老师
是我们的老师，更是我们的姐
姐。就像您一样，是我们的老头
老师。”

孩子们围着她，她开心地笑
了。她问我，学生们那样叫您，您
不生气吧？我说：“哪会生气？这
些留守孩子是把我当父亲了。”

她说：“我看您就是那样的
人，我和他们一样，心里有啥了，
就愿意给您说说。”

六年级下学期的一天，她在
回家的路上摔骨折了，还没有好
完，就又来上课了。她吊着胳膊
走进教室，孩子们鼓着掌哭了。
下课的时候，她来找我，喃喃地
说：“赵老师，您不知道，孩子们都
买了礼物跑去看我，还下河给我
扒了螃蟹……”说着说着她眼圈
就红了。

送走了毕业班，新学期开学
时，她就和我搭班教五年级，她是
数学，我还是语文。那一日，孩子
们悄悄对我说：“老师，您不知道
姐姐老师说您的啥？”看着孩子们
神神秘秘的样子，我笑了说：“说
老师是书呆子吧！”他们说：“不不
不，姐姐老师说她可想做您的学
生。”我说：“你们的姐姐老师可厉
害，啥都会，我可教不了她。”

小会老师再来给我说话时，
就说：“赵老师，我想做您的学生，
可我不合格。”

“是我不合格做你的老师。”
“合格，合格。真的，您教我

写作文吧！”她急急地说。不一会
儿，她就拿了文章叫我修改。

那天放学时，我正要出教室，
孩子们围了过来，班长小莹说：

“老师，我代表全班同学问您个
事。”

看着她那庄重的样子，我笑
着说：“啥事啊？瞅瞅那小脸绷

哩。”
“班长快说！”孩子们都说。
“到底啥事啊？”
小莹的泪水突然就下来了，

肩膀抖动得厉害。
“到底咋了？出啥事儿了？”
“老师，听说您和姐姐老师下

学期不教我们了。到底是不是？”
“谁说的？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孩子们破涕为笑了，我的心

却疼了。
小会老师来了，说：“赵老师，

孩子们也问我了。您说到底咋办
哩？”

“你说咋办？”
“我不知道。”她就要哭了，但

忍住了。
我们到底该咋给孩子们说

呢？能给他们说一个代课老师的
尴尬身份吗？不能。

课程就要结束了，我们决定
给孩子们办一个晚会。孩子们高

兴极了，迅速就把教室布置好了。
黑板上，有画，也有话。“老

师，我们不是你们最好的学生，但
你们却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像姐
姐，像父亲，让我们学会爱，感恩
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爱，
就有了一切……”

“同学们，老师谢谢你们。老
师……”

“老师，不要说……”小莹说。
“不要说。”孩子们说。
但小会老师还是说了。

“小龙，志豪，小辉……”她首
先叫着那几个调皮的男生的名
字，“对不起，老师以后再也嚷不成
你们了……”她又说：“小雅，老师
给你说的学习方法记住了吗？小
莹，小涵……”她说不下去了，扭过
头。

“老师……”孩子们哭出了
声。

“同学们，俺的心里一辈子装
着你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走出教室，再也没能忍住。

□赵大民（河南鲁山）泪 水

□王晓宇（辽宁大连）

恋上 民宿时光

晚饭后散步，街角地摊前一个
气质文静的女子见我经过，脆脆的
声音问：“洗衣液要吗？”我笑着摇
了摇头，心底暗暗佩服她的勇气。
二十年前，我可没有她这般勇敢。

那时我刚师范毕业不久，月工
资164元，与我同龄的二妮初中没
毕业在镇上卖菜，每天能赚10多元
钱，这让我羡慕不已，于是就萌发了
也做买卖的念头。

我以看望天津的姨妈为借口，
周六坐车去天津寻找商机。事也
凑巧，当晚姨妈安排我在她家的库
房休息，库房里有一批表哥待要向
外批发的风衣。我摸摸料子厚墩
墩的，再看款式，尖尖的燕尾领，长
长的腰带，蛮像模像样的，心想发
财的机会来了。姨妈本不想让表
哥卖给我，怕我没经验卖不出去。
无奈我吃了秤砣铁了心。最终，表
哥以 5 元一件的价格卖给了我。
除去回家的路费，其余的钱我全部
买了风衣，足足65件，打了三个大
包裹，装上了天津至鹤壁的客运大
巴。

大巴车上，我算了一笔账，每件
风衣假如我卖8元的话，一件净赚3
元，65件就能赚198元，天啊，比我
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若每件卖10
元呢，那就更了不得了！我决定，这
桩生意若是做成，我就辞职。

母亲对我的“瞎捣鼓”是不支
持的，但庙会那天，还是一大早给
我做好了饭菜。吃过饭，我蹬着
三轮车就劲头十足地出发了，蹬
了近一个小时才到庙会，累得我
筋疲力尽满头大汗，但想想将要
到手的钞票，就把累甩到了一
边。我选择在两个卖衣服的中间
摆摊，他们卖的是普通衣服，跟我
卖的风衣不冲突。

日上三竿，庙会上的人渐渐多
了起来，吆喝声此起彼伏。我张了
张嘴，也想吆喝几嗓子，可在讲台上
能给学生滔滔不绝讲课的我，在集
市上像遭人暗算吃了哑药一样，任
凭心里的呐喊一浪高过一浪，硬是
喊不出口。眼看着临近中午，还无
一人光顾，我牙一咬，眼一闭，喊了
一声，用的心劲不小，可喊出来的声
音只有自己听得见。算了算了，货
好不在声高，我安慰自己。

终于有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停在
了我的摊位前，用手摩挲着风衣问：

“啥价？”
我忙笑脸相迎：“十块。”

“十块？”她转身就走。
我忙喊住她：“要不你说个价？”
她扭头说：“不要，衣服太硬。”
气温越升越高，我的心却越来

越凉，都中午了，风衣一件也没卖出
去。

下午，我继续忍饥挨饿守在摊
位前，熙熙攘攘的人在我的摊位前
走来走去，天可怜见，无一人问津。

傍晚，我有气无力地强撑着把
三轮车蹬回了家，骨疼筋酸，一下子
瘫软在床。

那65件风衣在家积压了两年
多，最后母亲分送给了亲戚。亲戚
们有的拆了做棉门帘，有的拆了做
椅子垫等，做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
人当衣服穿。我赔了个血本无归。

这辈子恐怕我都不会再摆第
二次地摊。不过，我还是很感激那
次摆地摊的，因为不知晓摆地摊的
苦与累，怎会懂得珍惜教师这份工
作？怎会在教学上一直努力不
懈？怎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呢！

难忘曾经卖风衣
□魏霞（河南鹤壁）


